
修復式司法案例彙編

父母在阿倫2歲時協議離婚，監護權交給父親。父親過世後，

母親和姑姑訴訟，最終由母親取得監護權。母親回到屏東與孩子共

同生活了一年，期間大小衝突不斷，終致雙方大打出手，時值青少

年的孩子控告母親對其施以家暴。

第一次見到阿倫，他並未依照約定的時間出現，遲到還先聲奪

人，口氣十分不耐煩，明確的表達他根本不想見筆者，也沒有什麼

好說的，阿倫心中糾結著對母親滿滿的恨意，在慢慢的同理與引導

之下，阿倫同意了下一次的見面。

幾次見面後，阿倫開始輕輕地述說著媽媽不在的日子，他和父

親的生活充滿了快樂，但是，13歲那一年的冬天，相依為命10年

的爸爸心肌梗塞突然就過世了。「我嚇壞了、我慌了，誰來救我? 

當時唯一能想到的是打電話給媽媽。但是，她-沒-有-來。是的，

她沒有來!妳說她配當我媽嗎？」阿倫特別加重了語氣，像是在對

媽媽宣戰。

後來，單身的姑姑從國外回來，陪著阿倫送走了最親的爸爸，

也陪著阿倫生活了半年，成績也在姑姑的監督之下名列前茅。就在

阿倫以為可以跟著姑姑回到生活軌道的時候，媽媽卻來了。「她要

爭監護權！這次她不嫌遠，也不嫌苦了?」阿倫不屑的哼哼冷笑著。

大人們討論著、爭吵著阿倫的監護權和他父親的遺產「有誰問過我? 

他們討論著我的財產，卻把我當局外人，我已經長大了，我不需要

任何人了」。阿倫想拿回自己的主導權，他覺得沒有人在乎他想跟

誰生活，想如何掌握父親留給他的財務。「每次聽到他們討論屬於

我的財產，我就覺得他們不是真心愛我，都是為了爸爸留下來的房

心打開
就聽得到那說不出口的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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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、車子和銀子，沒有人真正愛我、真正在乎我。」阿倫不再相信

任何人的關心，他覺得媽媽和姑姑都是為了爸爸的遺產!!

第一次和母親約在家裡見面，從她的外表與談吐，職業的敏感

度讓筆者直接探詢她精神疾病的可能性。因為當年重度憂鬱症發作

纏身，因此沒有能力獨自南下陪在孩子身邊，更遑論處理前夫喪葬

事宜。直到病況穩定了，她想照顧孩子的期待也只能透過訴訟爭取

監護權了。檢核之下，也發現了她搬到屏東卻自行停止了憂鬱症用

藥，加以和孩子不斷的激烈衝突，讓病況越來越不穩定，處理孩子

的挑釁時也更容易失去控制。因此首要的工作就是轉介當地醫療資

源，即刻銜接起藥物的協助。果不其然，逐漸的她能夠再次條理分

明的討論孩子的狀況，也清楚她和孩子分離10年，實在缺少親子

溝通的經驗與知識。

和雙方單獨的幾次見面，傾聽著他們的故事，也慢慢引導他們

各自澄清與整理自己的狀態、對關係的需求，與遺產處理的期待。

期間媽媽曾回饋說孩子不再用三字經吼她，阿倫也在好幾次的會談

中問「什麼是憂鬱症？」孩子的腦袋瓜裡，正在嘗試了解媽媽。「為

什麼憂鬱症讓她那個時候來不了？」，筆者回問了他一句，其實你

很在乎媽媽，對嗎? 孩子輕輕的點點頭，說著「這次不管我怎麼逼

她，她就是不走，或許我應該試著相信她不會再背棄我」。他低下

了頭，不再是2個月前第一次認識他時忿怒的喊著「我恨她，叫她

滾」的阿倫了。於是他同意進行修復會談。

修復會談中，母子對事件發生經過，都坦誠以對，也都願意停

下來讓對方把話說完，促進者引導著彼此說出真正的心聲，而不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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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促進者的努力下，透過個別訪談了解雙方背景、動機與需

求，也各別引導與澄清他們心理上真實的感受。修復會談是

個溫馨、美滿的過程。終於阿倫願意停下來，不再像之前只

要媽媽一開口就不耐煩頂回去或鎖房門拒絕溝通。他願意讓

媽媽開口說話，也讓促進者能引導媽媽述說未曾說出口，心

繫著孩子的考量。在這些敘述中阿倫的「心」聽見了媽媽面

對這些事情與選擇背後的那份情感。心打開之後，他也願意

告訴媽媽自己的孤單與不信任，雖然還需要時間修復信任，

但已經跨越了高牆。他們彼此討論著那些話會踩到對方的地

雷，約定要覺察的克制自己的口不擇言。

撰 稿 人 小 語

是講事件、講原因。阿倫聽著媽媽說，「她知道奶奶和爸爸都疼阿

倫這個唯一的孩子，所以離婚時她一毛錢也不要，因為這些將來都

是留給阿倫的」，媽媽也了解房子對阿倫的意義。他們開始合理的

規劃著生活所需的花銷，同意部分動用父親的存款以支應生活所

需。並一起向法院諮詢，如何完成協議並獲得司法上的保障，讓阿

倫放心。他們互相道了歉，記得在第二次的修復會談時，阿倫也說

要盯著媽媽穩定回診控制好憂鬱症。當面「道愛」或許還不習慣，

但阿倫開始用照顧與行動來表示。

這是一個母子親情重新開始的契機，筆者聯繫學校申請縣府學

生諮商中心心理師到校持續提供阿倫情緒支持，也聯繫社工，請他

們協助母親親職能力提升與醫療狀況的關注，希望社會資源的共同

努力，讓母子之愛能夠健康的茁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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